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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卦爻辞之中的“君子”范畴

刘  震 *

［摘　要］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重要范畴，亦是《易》学中道德体系的核心要素，既往

由于《易传》中君子的大篇幅论述，使得我们对于《周易》中“君子”的审视往往集中在《易传》部分。

但这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周易》经文之中的“君子”形象有所忽略。然而，《周易》的经文与传文在成书

年代上有着较大差距，这直接导致了二者的思想有所不同，具体到“君子”的形象上亦是如此。因而，

以《周易》经文之中的君子形象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究了“君子”的早期品德与社会责任，同时，借助于

对传统“君子”行为道德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亦有极大助力。

［关键词］  君子；卦爻辞；社会管理

在《周易》的文本之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君子”形象似乎并非一句儒家所言的“喻于义”可以简

单概括的，特别是在《周易》的卦爻辞a之中，君子的形象与内涵似乎更多指向的是一些社会责任，并

非单纯的道德诉求。分析《周易》卦爻辞之中的君子形象，既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周易》卦

爻辞的准确含义，亦可以对于我们今日建构君子之德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那么《周易》的卦爻辞究

竟是如何定义君子的呢？我们今天又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启迪呢？

众所周知，《周易》的文本分为“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二者的成书年代有着较大的差距，

其中前者一般认为成书于西周初年，后者则完成于战国以后。“君子”的概念在《易传》之中大量出

现，最为突出的是《象传》，在我们一般称之为《大象传》的部分中，六十四卦之中超过五十卦是以

“君子”作为主语来表述其思想。我们可以由此确定《易传》是君子日常品德行为的范本。而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成熟，此不赘言。但是，既往我们在重视研究《易传》“君子”形象的同时，

对于《周易》卦爻辞文本对于“君子”表述则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周

易》卦爻辞之中所出现的“君子”范畴。根据我们的统计，卦爻辞之中出现“君子”的有《乾》《坤》

《屯》《小畜》《否》《同人》《谦》《观》《剥》《遁》《大壮》《明夷》《解》《夬》《革》《未济》，一共是16卦。

可见“君子”在《周易》的卦爻辞之中也是有着极为重要地位的一个范畴。限于文章的篇幅，我们在

此挑选了较有代表性的卦来解读“君子”的形象。b

∗* 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2249。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a《周易》的文本分为经文与传文两部分，二者的思想、年代、内容上差距甚大，本文所探讨的君子形象主要是依据《周易》
的经文。

b据本人调查，研究《周易》中君子形象的既往作品对于诸如《乾》《坤》等卦爻辞之中的君子形象已经多有涉猎，在本文
中相应的内容就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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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否》卦与《同人》卦之君子

首先来看看《否》卦与《同人》在卦辞之中所谈到的君子，《否》卦之中的文辞是“不利君子贞”，而

《同人》之中的卦辞则是“利君子贞”。二者意义正好相反，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比较之中，我们是否能够

对于君子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呢？先来看看历史上是如何解说这样的两句文辞的。

《彖传》解释《否》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

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

消也。a

《象传》解释《否》卦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b

《彖传》解释《同人》卦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

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c

《象传》解释《同人》卦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d

从《易传》对于两个卦的解读来看，我们发现《否》卦与《同人》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特别

是《否》卦之中提到了“匪人”，我认为匪人正是与同人相对立的概念。“匪人”在《否》卦之外，还

出现在《比》卦的文辞之中，《比》卦六三爻有“比之匪人”。《周易正义》中王弼注解其曰：“四自外

比，二为五贞，近不相得，远则无应，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b

e从王弼的注解来看，

其主要是从卦象上分析了“匪人”的含义。他认为《比》卦卦象之中，与六三爻相比的是六二爻与

六四爻，但是这二者的属性与六三爻一样，都属于阴爻，因此相互处于“失比”的状态，在整个《比》

卦之中，只有五爻是阳爻，但是二爻与五爻相应，六三爻似乎也没有什么机会。至于与三爻相应的

上爻，则同样的是阴爻，因此，在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四个爻位之中，三爻是唯一既失位又无比且

无应的爻位。王弼借由卦象之上的六三爻，来比喻生活之中那些孤独之人，故而孔颖达在疏语之中

言到：“所欲亲比，皆非其亲，是以悲伤也。”f进而非常形象地勾勒出了“匪人”这样一种百呼无应

的尴尬形象。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匪人”与“同人”相对之处在于“匪人”是无人理会的，而“同

人”是一呼百应的。笔者以为《否》卦之中的“匪人”也是同样的含义。《周易本义》之中朱熹认为《否》

卦之中的“之匪人”三个字疑似为衍文，是由《比》卦六三爻所来。但我们现在认为朱熹的这种判断

并不准确。从内容上而言，《否》卦整体讲的就是“匪人”的境遇，在《彖传》解释“匪人”的文辞中特

意提到了“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无邦”的含义显然与我们前面所言的“匪人”无人理会所一致。因

此，通过对于《否》卦与《同人》的分析，我们认为君子在《周易》视域之下有一个首要的社会职能，就

在于“同人”，这里的同人指的是如何将普通民众聚合在一起，并且得到民众认可。《同人》卦本身其文

辞就指向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大同。而在这样的一种大同之中，有两个方向是极为重要的：

君子之同，在于打破宗族的观念，在《同人》卦的文辞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打破

宗族的观念，例如其卦辞之中指出“同人与野”；初爻文辞曰“同人于门”，《象传》解释其曰

“出门同人”；上爻文辞是“同人于郊”，这些文辞都获得较为吉祥的评断语，而二爻“同人于

宗”，则是不利的评价。因此，古人在评价《同人》多数提到了要体认“大同”而非“小同”的

这样一种认知理念。如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所言：“宗，党也。六二虽中且正，然有应于

abcd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182、226、183、227页。
ef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释·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5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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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能大同而系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a

结合前面所提到的“匪人”，我们不难看出“匪人”之错就在于行为过于自私，以至于无法得到他

们的认可，而“同人”则是要求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去审视这个社会。在“同人”的过程之

中，绝不可以仅仅着眼于一己之私，亦不可以利用社会管理的权责去结党营私，为小团体服务。从卦

象上看，六二爻本身是《同人》卦之中唯一的阴爻，又处于中正之位，且九五爻与之相应，那么为什么

还没出现不祥的文辞呢？朱熹在此认为是不能大同而着眼于个体，因此才会有了悔吝之象，笔者以为

朱熹所言甚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六二爻是整个《同人》卦的唯一阴爻，按照王弼的“卦主”理论可

称之为“以少御多”，显然二爻在此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这就如同现实之中君子在社会治理中拨

乱反正的之际（《否》卦象征着混乱，《同人》则表述努力结束混乱）可能会因为机缘际会得到重要的认

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君子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崭露头角的二爻不同于大放异彩的五爻，因此，处于二

爻之位的君子更应该谨小慎微，坚持“贞”的原则，不忘初心地持之以恒，方可有所进步。反之，如果

这时因为个体家族利益蒙蔽双眼，则恐难有好的结局。

在社会大同的“同人”之外，笔者以为“同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天人相同”。如前所述，《同

人》之下君子的行为在于团结普通民众，使其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合于天道。《同人》卦象是离

卦与乾卦所组成，《彖传》中解释《同人》说到了“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我们可以看到《同

人》的二爻讲的是君子所面临的危险，《彖传》则表述了君子之应然，君子正确的行为，就在于守住自

己的权利（正），恭谨自己的责任（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完成“同人”的任务，也只有君子可以完成

这样的任务，所以其提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显然，这里的天下之志就包含着我们前面所提到

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君子将各个阶层的民众“同人”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引领众人一致地认知天

道，将人的行为与天道“同人”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之中，“匪人”是因为不能正确完成以上两个步骤而

出现的错误局面，“同人”则是正确方向的指引与定位。在这样的一种君子概念理解之下，君子显然成

为人与天道和谐统一的关键环节，而在这样的一个步骤之中，有一个外在形式突出性有着极具价值的

功用，那就是祭祀。那么君子在祭祀之中有应有着如何的表现呢？

二、 《观》卦之君子

《周易》卦爻辞另一个在一个卦之中多处提到君子的是《观》卦，与《谦》卦有所不同，《观》的卦辞

之中并没有提到君子。其对于君子的表述集中在爻辞之中，其初六爻文辞曰：“童观，小人无咎，君子

吝。”九五爻文辞曰：“观我生，君子无咎。”上九爻文辞曰：“观其生，君子无咎。”这里同时出现了小人

与君子的概念，而且指出了“小人无咎”与“君子无咎”两种境界，下面我们就结合前人的注释来分析

一下这两种境界上的差异。

《观》卦整体与祭祀相关，王家台秦简之中《观》卦作“灌”，“灌”本身就是周代礼仪的一部分，是

用带有味道的贡酒淋撒于地面之上，以祈求神明降临。《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周代礼仪曰：“周人尚

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b值得注意

的是，《说卦传》中曰：“巽为臭”，《观》卦的卦象正好是巽上坤下，生动地诠释了周人祭祀的过程之中

贡酒淋撒于地面之上的行为。因此《观》卦所言必然与祭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观》卦与祭祀的相关性在《易传》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彖传》解释《观》卦曰：大观在上，

a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校注，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 62页。
b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释·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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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

道设教，而天下服矣。a 《象传》解释《观》卦则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b

这两者都提到了“设教”。由此可见，《观》卦所讲的祭祀仪式其目的在于教化百姓，通过这样的一

种仪式来团结普通的民众，从而达到万民臣服的社会和谐。在此，《易传》从时间与空间两个不同的内

容出发，《彖传》中提到了“天道”，其是以时间为准绳，其设教的依据在于“四时不忒”，《象传》中则是

“先王以省方”，通过巡视四方来认识空间中的变化依据。只有时间与空间两个领域的信息全面把握，

才可以保证“设教”能够使得百姓信服。

如果说《观》卦的卦象是对于祭祀活动的本身的一种模拟，那么《观》卦的文辞则是突出了祭祀在

实际生活之中的社会功用，通过祭祀而加强普通民众对于神明的认可度。从祭祀到设教，是将信仰普

遍化的过程，圣人通过对于时间性与空间性规范的掌握来设立教化原则，从而引导与统领普通民众。

而君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行为具体表现为爻辞之中的三个不同

状态：“童观”、“观我生”与“观其生”。

从文辞上我们不难发现，“童观”是一种否定性质的君子行为，即所谓“小人无咎，君子吝”。值得

注意的是，在《周易》早期的文辞之中，小人与君子的差别除了道德准则上的不同，还体现在社会地位

之中的不同，君子一般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小人则更多地代表了普通民众。就此处的表述而

言，笔者以为君子代表了祭祀活动的主导者，而小人则是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二者显然在祭祀活动之

中所承担的责任有所差异，因此在“童观”的行为之后，二者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童观”在

此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解释“童观”，笔者以为还要从卦象入手，按照传统的象数爻位关系来看，初爻本身是阳位而阴爻居

之，谓之失位，其次相邻与相应的二爻与四爻都是阴爻，谓之失比无应。再次，五爻在《观》卦之中居于

核心地位，但是初爻是六个爻位之中距离五爻最为遥远的一个，所以王弼在解释初爻的时候特别强调

“最远朝美……无所鉴见，故曰‘童观’。”b

c可见从卦象上而言，初爻本身就处于最为不利的位置。因此

“童观”必然于此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同样是解释“童”，马融将其视为“孤独”的含义，《经典释文》

中说道“童，马云童犹独也。”今人尚秉和先生在其著《周易尚氏学》中也对于马融的这一观点持认可的

态度，其印证《太玄》与《焦氏易林》等汉代易学典籍所述，认为“初体坤，上无应，阴遇阴失类，孤寡极

矣，故曰童观。”而结合前面我们所讲的《同人》的内容，笔者认为此处的“童”应当解释为孤独无应的一

种含义，“童观”则是祭祀中背离应有的程序与内容，导致祭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乃至于出现了祭祀无

人围观、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君子的责任就在团结与领导普通民众，引领他们正确地认识天道与合理

地敬畏天道，而祭祀无疑是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良好的仪式可以大大加强参与

人的神圣感与使命感。例如我们今日的一些仪式之中演唱国歌，恰恰就是通过这样的庄严肃穆的歌声来

加强人们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这样的仪式无人问津或者在其过程之中心猿意马，自然也就难以达到应

有的效果。如果出现祭祀无人理会的局面，作为君子需要马上引起警觉。

如果说“童观”是一种祭祀无人喝彩的落寞，那么五爻所言的“观我生”，则显然代表了祭祀高潮

的到来。从卦象上而言，九五爻是阳爻居于阳位，谓之正，六二与之相应，六四与之相比，虽上爻所有

所敌，但不碍大局，故而其应当是六个位置之中最为理想的。在此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理想

的位置上的文辞仅仅是“无咎”呢？我们还是从古人的注解入手。《易传》在解释这一爻辞时讲到“观

我生，观民也。”王弼在注解《观》卦九五爻时讲到：

ab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第 187、233页。
c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释·周易正义》，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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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尊位，为观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

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a

显然，王弼是将九五爻视为《观》卦之主爻，并借此比喻为现实之中的社会管理阶层，其认为《观》之

德在于通过教化百姓来推进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之谓

也。孔颖达在其疏语之中讲到：

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观，而教化善，则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

下着小人之俗，故观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著，则无咎也。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也。b

“无咎”在《周易》之中本身就有着改过的含义，《易传》中曰“无咎者，善补过也。”王弼这里强调的是

君主在教化百姓的过程之中，要通过对于百姓表现的观察来判断教化是否成功，如果民风淳朴，则说

明君子德教成果斐然，也就说明君子之风对于小人之草进行了较为显著的改造与约束。达成这样的一

种状态即谓之“无咎”。

笔者认为王弼的这种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观》卦的五爻与上爻有着相同的“君子无咎”，

其前面的文辞却有所不同，九五爻是“观我生”，而上九爻是“观其生”。如果按照王弼之言，则君子无

咎在于合理地改造百姓，那么上九爻君子无咎也应该是一致的含义，但王弼在注解上九爻辞的时候又

将“无咎”解释为“君子德见，乃得‘无咎’”。c孔颖达的疏语中则表示：“既居天下可观之地，可不慎

乎？故居子谨慎，乃得‘无咎’也。”d可见此处的无咎似乎又成为了君子自身行为的一种衡量，这与

五爻将外在环境视为君子的考量标准而言的“无咎”显然不尽相同。

在此，笔者认为在五爻与上爻之中连续出现的无咎所指应当是一致相同的。所谓“君子无咎”指向

的就是一种君子行为的较好结果，就如同初爻爻辞所讲的小人无咎一般。如前所言，初爻形容的是一种

错误的状态，在这种错误之下，小人是“无咎”，即没有大的风险。虽然“无咎”也包含着改正错误的含义，

但小人并非祭祀的主导力量，所以小人在祭祀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承担的责任要少于君子。而在五爻与上

爻的局面之中，应当说祭祀是比较顺利的，但金无足赤，依然有需要君子所警觉的方面，“君子无咎”指向

的就是君子要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而“观我生”与“观其生”是面对两种不同局面之下的反思。

笔者以为“观我生”讲的是祭祀之中对于“我”的影响，“观其生”则是祭祀中他人所获得的反应。

在此窃以为“生”乃是“性”的含义，“观”在此则有着动词的含义，可以理解为“通过祭祀而触动”的

含义。在这样的理解下，“观我生”意味着通过祭祀触动我的本性，使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有所醒悟，从而达到“君子无咎”的境界；“观其生”则是通过祭祀的互动，使得参与祭祀的其他人的心

性得以校正，从而避免初爻之无人问津的尴尬，也就使得君子之吝转化成为了君子无咎。其中“观我

生”中的“无咎”在于君子的自我反省，这个“无咎”的含义与《乾》卦三爻的“无咎”意义相同，就是

强调了君子对于自身行为的一种反思。在祭祀的过程之中，如何能够做到比较顺利、如何可以较好地 

达成效果，这些首要就决定于君子自身的态度，如果君子能够秉承“终日乾乾”的勤奋有为自然就可

以“无咎”。“观其生”则是指向了祭祀对于其他人本性的一种影响，君子需要在此反思的实际就是顺

承初爻而来的，如果说初爻是一种祭祀中所出现的不利局面，那么五爻则代表了克服各种不利之后迎

来了祭祀的新局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祭祀也潜移默化地对于参与者起到了教化之用，君子在

此之后，总结如何合理有效地改造小人之行为，君子之德如何能够风行草上般改善小人之德。特别是

《象传》中言到：“观其生，志未平也。”可见即使在九五完美的祭祀之后，依然有着不尽如人意的一些

回馈，因此，上九爻的“君子无咎”是一种“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其不同于九五爻用一种积极有为

的态度，而是更为警惕危险的一种可能性。从卦象上看，上九爻是阳爻居于阴位，是为不正；阳爻比于

abcd李学勤编：《十三经注释·周易正义》，第 99、99、100、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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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是为失比，加之上爻处于一卦之终，代表了一种发生质变的临界状态，种种不利都要求君子必须

时刻谨慎自身的行为，这样才可以避免九五爻顺利祭祀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

三、 《谦》卦之君子

除去《观》卦，在《周易》卦爻辞之中还有《谦》卦多次提到了“君子”，其卦辞、初六爻、九三爻三

处提到了君子。与《观》卦所不同的是，《谦》卦文辞中君子皆处于一种较为良好的状态。如其卦辞

曰：“谦，亨，君子有终。”初六爻辞与九三爻辞则直接以“吉”作为断语。对比我们前面所讲君子种

种，《谦》卦视域下的君子显然与众不同。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同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首先，《谦》卦自身有着特殊性。众所周知，《周易》的卦爻辞之中多有断语，尽管我们依然无法完

全说清这些断语的由来，但是其中相当多的部分类似于一种生活总结，其判别标准整体是经验性的，

而在六十四卦之中，绝大多数的卦之文辞有吉有凶，而只有《谦》卦的文辞之中没有偏向于“凶”的断

语。从这一点来说，《谦》卦自身就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其次，《谦》卦自身的卦象也是比较特殊的。《谦》卦是由艮卦与坤卦所组成，六个爻位之中只有

九三爻一个阳爻，其余皆是阴爻。王弼在其注易的过程之中曾提出了“卦主说”，其曰：

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

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 a

九三爻在此正合乎“一阳”为主的境地，与此同时，九三爻的爻辞与《谦》卦的卦辞相一致，都是“君子

有终”。由此可见，九三爻在《谦》卦之中显然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

那么九三爻在这里又象征着什么呢？这还是要从卦象的整体入手：一是《周易》中的六爻卦象

按照阴阳之分，则初爻、三爻、五爻是阳位，阳爻居之谓之得正，从这样的一个体系来看，三爻处于中

间的位置；二是每一个六爻卦象都是由上下两个三爻的卦象所组成，而三爻正处于上下两个卦象交

接的位置。从这两点来看，我们相信九三爻的位置属性就在于上呈下达，这与现实之中的君子正好

有所对应。《周易》之中还有一处可以印证君子与九三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就是《乾》卦的六个爻

辞之中，有五个爻位的文辞是与龙相关的内容，只有九三爻与众不同地出现了关于君子的文辞，这也

说明了九三爻与君子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九三爻与君子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此认为《谦》因其特殊的卦象，表明其即

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中的君子之卦，如同《蒙》卦谈到了教育、《讼》卦谈到了争讼一样，《谦》卦讲的

就是君子。君子的核心就是九三爻中的文辞——劳谦。所谓“劳谦”代表了三个含义：第一，“劳”指向

的是能力，君子作为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自身能力方面的要求自然不可以过低。在笔者看来，《周易》

将“劳”置于“谦”之前，说明了在品德与能力两者排序之中，《周易》更为看重能力，这与后世德才兼

备的说法有所不同，我想这样的一种差距一方面与整体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周

易》自身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同时，“劳”还代表了能力的方向性，我们说《周易》因其自身的实用性，

使得其在功利方面与后世儒家有所不同。第二，“谦”则是君子品德一种表述，如果说“劳”代表的是一

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瞻远瞩，那么“谦”正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虚怀若谷。“谦”是君子所必备

的品德，因此也就有了《周易》之中的君子之卦以“谦”而命名之。值得注意的是，“谦”在《周易》之中

含义并非仅仅简单代表了一种品德，今人韩慧英在其作《对〈周易〉“谦”卦的再解读及其启示》中就指

出“谦”实际有礼治的含义：“‘谦’卦既是古代君子之谓的核心部分，也与古代礼仪的制定有着密切的

a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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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代表了一种平等、均衡的价值观念。……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念有程序性正义与补偿性正义两

种模式，而‘谦’卦所代表的君子品德恰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a可见“谦”所代表的品德与

“谦虚”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这也是“劳谦”的核心所在。因此笔者以为劳谦的第三重含义恰恰在于指

明了能力与品德的最佳结合路线就在于“劳谦”。如前所述，《周易》因为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特殊属

性，使得其终极视野着眼于天人合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君子的社会职能就在于推进普通民众对于天

道的认知与体认，因此，“劳”所体现的能力绝非为个人谋取福利，而是“举而措天下之民”的事业情怀与

实践，“谦”则是将天道以规范礼制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得民众有礼可循，有法可依，从而在“礼”的

约束下体认天道所在。在《谦》德之下，君子一方面要时刻以“卑以自牧”的精神约束自己，不可滥用自

身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的服务之中，以达成“君子有终”的亨通局面。

四、结语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十分丰富。”b所以，“君子”在《周易》的卦

爻辞之中绝非道德楷模这样的一种简单表述，而是更多地指向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生态度。在其看来，

只有通晓天地之道，顺化万物之德，外承人物之义，内明良善之理的人，方可称之为“君子”，而君子的行

为除了自省个人品德之外，更需要引导社会民众正确地处理天人之道，从而和顺天地之化育。但是，这

样的一种综合性的君子诉求随着皇权崇拜的上升而逐步消失，特别是后世帝制规范之下，君子协治天下

可能更多时间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也正是随着君子权利的不断消减，其慢慢地过渡成为了一个单纯

意义上的道德标杆。今天社会已经摆脱了既往的帝制，为了更好地建设当今的国家，君子的范畴不应该

简单地停留在过往的历史尘埃之中。从历史来看，君子的社会职能在其后的发展之中因为成为单纯意

义上的道德标准，使得君子远离了社会管理职能，从而不再为人所瞩目。当今社会在社会管理层面依然

存在诸多问题，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首先在社会管理层面重建君子团体。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识到

君子除了自身高尚的道德值得人们关注之外，更需要有着服务于社会与群体的实际技能，他们既需要上

传下达的组织社会活动，又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平衡社会的不公，进而避免社会走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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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y of Junzi in the Hexagram Statements of Zhouyi
LIU Zhen

Abstract：Junzi 君子 （literally gentleman）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ethical system in Zhouyi 周易 （literally Changes of Zhou），which consists of Yijing 易经 

（aka I Ching） and Yizhuan 易传 （literal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nges） . The previous studies just focused 
on descriptions of junzi in Yizhuan，leading to our ignorance of the image of junzi in Yijing to some extent. I 
argue that the big gap in the time when Yijing and Yizhuan were respectively created is the direct cause for 
their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in general and their notions of junzi in particular. Focusing on the image of junzi 
in Yijing，I try to explore the moral stipulation for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junzi in the ancient tim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elping improve our moral system and social management today.
Key words：junzi；hexagram statements；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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